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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了巴玛克神山一冬的积雪，已不堪大金川日渐上升的河谷气温袭扰，迅速地退守到了高耸的山头，凭借着山的高度和高处的寒流，

暂时还与神山缠绵着，用她的雪白证明着她的存在，群峰之间的那一点银白，使神山在整个河谷卓然不群，大有众山垂首、唯我独尊之势。

山上的积雪融化成流水，像是一片树叶的脉络，自上而下，流入一个个细小的山脊间，再顺着一条条细小的山脊流入到较大的沟涧，

形成溪流，由小至大，最后全部汇集到了群山下的沟谷，泛着晶莹剔透的白沫，冲刷着河谷的一块块巨石，发出柔软与坚硬奏响的音乐，

向着山下的寨子奔流而下。
——《嘉绒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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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和她哥哥的这些恶行，
一些土舍和头人都看不过去了，都
表示不满。特别是她不把甲尔布权
力交给大少爷丹增汪青的行为，更
是让她兄妹与土舍和头人们之间
产生了较大的裂隙。从古至今，我
们嘉绒的法律明确指出，甲尔布死
后，如儿女尚幼，其妻可以暂行甲
尔布职权，待子女能行甲尔布职权
时，要将甲尔布职权交还子女。可
如今大少爷已完全能够行使甲尔
布职权了，但她还把我们甲尔布的
职权拽着不放，还在用甲尔布的职
权鱼肉我们巴拉斯底人民，大家说
说，我们该怎么办？”

“是啊，下一个拉斯白姆达是
谁呢？下一个色斯满是谁？我们总
不能日复一日地在刑场上看着白
利拉姆开杀戒，我们总不能眼睁睁
地看着我们身边的亲人，一个一个
地落入她和她哥哥的魔掌啊！”

“大家都知道，藏族历史上，
农奴不是他们奴隶主随意驾驭的
牛马，在奴隶主的残暴统治下，当
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也会勇敢
地进行反抗，‘邦金洛’起义就是
我们最好的榜样。想当年，昌都、
甘孜一带的农奴和平民，在手工
匠人出身的韦·阔希列登率领下
发动起义，自东向西直捣吐蕃奴
隶统治的腹心地带。以奴隶领袖
韦·罗泊罗穷为首的起义军，也在
乌如地区发展壮大；约如地区的
奴隶主驱使奴隶引水修渠，有来
自工布地区的奴隶领袖六人，领
导群众于夜半起义，响亮地提出
了‘砍断山头，不如砍断人头’的
口号，杀死了以尚结赞内赞为首
的奴隶主，攻下了秦瓦达则，愤怒
的奴隶们还掘开了吐蕃赞普的陵
墓。”德嘎姆卡布绒说。

“人类不需要战争，树木不需
要节疤；身体不需要病痛，心灵不
需要痛苦。‘邦金洛’起义能够打
得凶残的奴隶主屁滚尿流，能够推
翻强大的吐蕃王朝统治，我们现在
连最起码的性命都难保，身体和心
灵上的苦痛对我们来说是再平常
不过了。痛苦终有完结日，快乐会
有到来时。难道我们巴拉斯底的农
奴们联合起来反抗，就不能惩治一
个凶恶的白利拉姆，就不能推翻她
和她哥哥的残暴统治吗？”

听德嘎姆卡布绒说起“邦金
洛”起义，大家都来了精神，个个
握紧了拳头，好像马上就要向白
利拉姆和益西拉买的头上挥去，
好像一下子看到了他们扬眉吐
气、翻身做主的光明前景。

看到这样的情形，德嘎姆卡
布绒对大家说：“多嘴多舌是惹
祸之源，沉默寡言是免灾之本。
要尽量隐藏自己的行为，如果暴
露出来就要倒霉；猴子如果不翻
腾跳跃，脖颈上怎会拴上绳套。
办事提前筹划好，免得事后生懊
悔。萨迦勒写（格言）和格萨尔仲
（仲，故事）说得好，白利拉姆的狗
腿子到处都是，我们说话和做事
都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做无谓
的牺牲。”

4.春临琼日寨子

覆盖了巴玛克神山一冬的积
雪，已不堪大金川日渐上升的河
谷气温袭扰，迅速地退守到了高
耸的山头，凭借着山的高度和高
处的寒流，暂时还与神山缠绵着，
用她的雪白证明着她的存在，群
峰之间的那一点银白，使神山在
整个河谷卓然不群，大有众山垂
首、唯我独尊之势。

山上的积雪融化成流水，像
是一片树叶的脉络，自上而下，流
入一个个细小的山脊间，再顺着
一条条细小的山脊流入到较大的
沟涧，形成溪流，由小至大，最后
全部汇集到了群山下的沟谷，泛

着晶莹剔透的白沫，冲刷着河谷的
一块块巨石，发出柔软与坚硬奏响
的音乐，向着山下的寨子奔流而下。

几场春雨过后，整个山谷，山
谷下的寨子，寨子里的人们，一切
都有了生机，不分物种，不分高贵
低贱，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

清晨的阳光闪烁着五彩的光
芒，像编织绣花带子的缕缕丝线，
斜照在刚从沉睡中醒来的官寨楼
顶。碉楼顶的煨桑塔，一股股青色
的桑烟袅袅升腾。一阵阵诵经声
和着咚咚的鼓点、锵锵作响的钵
鸣，此起彼伏地从夺人眼目，反射
着金黄色亮光的官寨北面最高层
的庙宇中传出。

林中的鸟儿拍打着翅膀，在
枝头间的光线里灵巧地穿梭往
来。用清脆婉转的嗓音，你来我往
高兴地歌唱起来。官寨背后一幢
幢低矮的房屋顶，不时地冒出一
些随风即逝的微弱烟雾来。

官寨前硕大平坦的较央（官
地），一些生命力极强的杂草星星
点点地从湿润的土地里冒出来，
除了冬天抄近道而形成的，从官
寨大门到对面山脊结成了板块
的、坚硬的便道，整个土地都在初
春蠢蠢欲动。

从巴拉斯底各寨征调的二十
余名耕地能手，正忙着组装一件
件犁具，并把装配好的犁具套在
耕牛的脖子上。

新锻造的铧头，尖端和边沿锋
利无比，装在了桦木做成的弓形犁
头上；新搓的鼻索，散发着大麻特
有的清香，经水泡过后既柔软又韧
劲十足，从檀枝做成的牛鼻环穿过
枷担，最后绑在牛筋条子上，捏在
了耕地人的手里。牛筋条子在耕地
人的手里，它只是一个摆设，不会
轻易地落在牛的身上。

因为耕地人知道，他与耕牛不
过都是甲尔布的劳作工具；唯一不
同的，只是他能直立行走罢了。

就是不耕不种几十年，甲尔
布和土舍、头人们都不会挨饿。他
们只是乐于对官寨仓库的管理，
每年要拿仓库里存储多年，开始
霉变的粮食，借贷给娃子，然后再
用年末征收和上交的新粮补充仓
库的空缺。如此，年年地循环，年
年地仓廪殷实。

较场中央高大挺拔、枝叶茂盛
的柏树，如幢（吉祥八宝）里的扎西
达吉（宝伞），罩着盘坐在柔和卡垫
上的益西拉买和数十个穿戴整齐
的喇嘛，他们摇头晃肩的，终日用
上好的酥油和糌粑滋养出的洪亮
嗓音，与官寨庙宇里传出的音调一
样，念诵着新的一年巴拉斯底甲尔
布的土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春三月若不播种，秋三月难
收五谷；冬三月若不喂牛，春三月
难挤牛奶；骏马若不常饲养，临战
逢敌难驰骋。”齐鲁、沈脚等河谷
寨子的春天来得早，管家已经督促
头人和寨首们开始播种了。

“琼日官寨的这片郊野，是我
们巴拉斯底最大最好的土地，是巴
拉斯底的粮仓，我们一年所需的大
部分粮食都靠它产出。大家知道，
我们巴拉斯底在嘉绒十八甲尔布
中向来以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著
称，我们从没缺少过粮食，从没饿
死过一个人。又到一年春耕时节，
我们巴拉斯底的朗松算了卦，今天
是耕种的大好日子，今年大家若要
吃饱饭，一定要比往年更加精细地
耕种好这块较央，这块较央丰收
了，大家的日子也会好过多了。”
白利拉姆顿了一下，用手指着
她身后托着酒壶和掌盘的
下人们，继续说，“大家好
好干，这几天给你们打
牙 祭 ，酒 肉 管 你 们 吃
饱。”

“大家看到了，我们

阿伊拉姆作为一个部落至高无上
的主人，她不顾繁忙的事务，亲自
关心春耕生产，她这样为大家的
温饱着想，特别是她不惜高贵的
身躯，亲自到田间地头来，这是对
我们大家最大的关爱和鼓励，我
们如果不好好地干活，岂不辜负
了她的心意，大家说是不是？”管
家拉斯白崩金的话刚说完，伏在
地上的所有人都齐声说：“拉索。”

犁地人一抬握荆条的左手，
耕牛一下子就往前迈开了步子，
锋利的铧头直没土中，翻起一线
黝黑湿润的泥土来，径直往较中
央的边沿延伸而去。

“硕罗嘿，地边又高又危险，
牛儿你要慢慢走，我们不能掉下
去；土巴石块一起滚，下面的人儿
要注意，千万不要打着了。”最前
面领头的阿尔滚安帕，待所有耕
牛一字排开后，边用心把着犁头，
边唱起了犁地的歌谣。洪亮悠扬
的犁地歌谣回荡在琼日寨子，并
向外扩散到大金川河谷，阿尔滚
安帕开始唱第二段时，所有犁地
人都跟着唱起来。

除了河谷地带外，包括琼日寨
子在内的，处在半山腰以上的河东
河西的全部寨子，犁地歌谣隔着河
谷、隔着群山，此起彼伏，相互比
拼着，你来我往地都在较着劲。耕
牛们昂着头，晃动着尾巴，两只大
耳用心地倾听着犁地人的歌唱，攒
足了劲往前迈动步子。

犁头后新翻的泥土沙沙翻腾，
散发着发酵了一冬的芳香。巴拉斯
底的人们沉浸在久违的犁地歌谣
里。春天的希望像刚发酵好的青稞
酒，醇香在整个琼日寨子弥漫开来。

“勒雄呀，雄呀勒雄呀呀，俄
一呢也雄俄呀啊雄呀勒雄哟哟。
高举槌儿重重打，打烂土巴好下
种，今年风调雨也顺，五谷丰登吃
饱饭。”犁过的地约有一丈宽时，
手握坚硬沉重的青冈木块做成的
土巴槌，男女夹杂的打土巴的队
伍，排成一条斜线，手扬土巴槌，
和着打土巴的歌谣节奏，整齐划
一地左右推进，一块块土巴在土
巴槌的打击下散成了拳头大小，
在歌声里平整地铺散开来。

“青稞种子哪里来，神狗千辛万
苦乞求来，吃糌粑之前别忘记，首先
捏给狗儿吃！”打土巴队伍的后面，
左手握着装有粮食种子口袋的几个
长者，排列成直线，口中念诵着撒种
子的颂词，一把把青稞在右手挥动
中，均匀地撒向土巴间隙里。

撒种子长者们的后面，又是
数十个手舞土巴槌的男女，同样
唱着打土巴的歌谣，只是他们的
动作不似耕牛后打土巴的队伍那
样猛烈，弯腰平抬着土巴槌，用前
后晃动的力量击散拳头大小的土
巴，捡起石块，把青稞种子都覆盖
在呈粉末状的泥土下面。

日到中午，四列队伍，收起不
同的歌谣，停下不同的劳作，都聚
拢到大柏树下面，擦去满面的汗
水，用沾满泥土的双手，一手拿着
豌 豆 馍 馍 ，一 手 端 着 取 了 无 数
道，漂浮着几颗酒糟，已经完
全没有了咂酒味，只是比水
混浊一些的白利拉姆所谓
的酒，装填着饥饿的肚子，
而肉，到他们吃
完 了 一 个
豌 豆 馍 ，
喝 完 了

一碗所谓的酒，监工挥舞着皮鞭，
吆 喝 着 开 工 的 时 候 ，仍 不 见 踪
影。

“犁了一天了，把我的牛儿累
坏了，可是牛儿啊，我在你身后也
很累，今天的活路还没完，我俩还
得继续干！”虽到傍晚，天色已渐
渐暗了下来，较央里的劳作还没结
束，阿尔滚安帕的歌声还是那样地
洪亮悠扬，犁了三天了，较央才犁
了不到一半。耕牛的肩膀，在放枷
担的地方，毛皮都磨掉了，渗着血
水；阿尔滚安帕握犁头扶手的右
手，血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整
个手掌从血泡破裂的新鲜皮肉与
扶手摩擦时钻心地痛，到后来已麻
木得没有了知觉，赤着的双脚也被
翻起的土石砸得血肉模糊。

打土巴的队伍，手上满是血
泡，土巴槌每一次与土巴碰撞，一
双手掌都震得钻心地痛，以至于每
当青冈槌头要与土巴碰撞时，都想
扔了握手的把子，避免皮肉的阵阵
痛苦。除了手掌的痛苦，他们赤裸
的双脚，也要忍受着土巴槌砸烂土
巴后飞溅的泥土和石块的击打，血
红的皮肉混合着黝黑的泥土，难以
分辨出血肉和泥土来了。

撒种子的长者们，飞舞的右
手已不似刚开始那样听话，每一
次扬撒都要靠身子的带动，而每
一次身子的带动都会触及腰部的
酸痛。而他们提种子口袋的左手，
也由腰部的高度慢慢下降到了与
膝垂直，沉重的种子口袋好似要
将他们的手臂拧下。

还有顿顿吃不饱的豌豆馍馍，
比水还难喝的咂酒，不但没有给他
们长气力，而且还闹腾着他们的肠
胃和肚子，一天到晚地直冒酸水，
每一天都是饥肠辘辘、精疲力竭。

“我的牛儿啊，今年你又辛苦
了，我们不会忘记你，等到灌牛节
那天，肉汤和馍馍感谢你！”到了
第六天，劳作的队伍才接近了较
央的尽头，阿尔滚安帕和他的同
伴们看到了即将解脱的希望，竭
力地用疲惫和痛苦的身体，坚决
地与泥土和农具抗争着，阿尔滚
安帕的歌谣虽然还是充满了对耕
牛的爱惜，但数天来超出肉体能
够承受的劳作强度，有几头耕牛
已经躺倒地上，奄奄一息了。

计谋

杨泽贤在为女土司的事烦恼。章家
麟提亲遭到拒绝，于公于私都不是一个
好兆头。想起军长的嘱咐，心中十分歉
疚。更没想到的是自己现在真的坠入爱
河，甚至不可自拔。

初到康北时，他以为要与一个土司
结为姻亲是轻而易举的事，万万没有想
到要把这一枝“边寨的鲜花”攀折入手竟
是如此之难，这里充满了明争暗斗，婚姻
自由这个观念在这片看似蛮荒的土地上
早已成为习俗，女土司是那样的不受人
约束，伸张自己的个性。

他现在面临的竞争对手无论哪一
方面讲都不比自己差，自己与女土司相
距是那么遥远，而贡布和泽仁都是那样
的贴近女土司，虽然现在女土司对自己
的爱情还没有公开表示，但可以推想，
她有可能在贡布和泽仁二者中择一，选
择班辕泽仁的可能性最大。这恰恰是省
主席所不愿意看到的。他决定与旅长章
镇中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我正要找你商量这事，我们当然不
希望这个霍尔丫头嫁给其他任何一个
人，更不能容许她嫁给班辕的人。”章镇
中斩钉截铁地说：“都怪那个民国考试院
长戴季陶，他一来班辕就如虎添翼，明摆
着支持班辕和霍尔分裂西康。不管霍尔
丫头有好大的靠山，她要敢嫁给泽仁，我
就敢武装干涉，不信戴季陶还能从重庆
跑来为她撑腰。”说到这里，章镇中用食
指和中指连续敲打着桌子。

杨泽贤深为忧虑地说：“不知旅长有
何妙策？”

“干脆给霍尔丫头来一个霸王硬上
弓，何必还要与他们明争暗斗。”

“旅长的意思是……”
“我早已想好了，通知女土司到团部

来开会，你就强行把生米给她煮成熟饭，
那时就不怕他班辕玩什么花招了。”

杨泽贤万万没有想到章镇中会出此
计谋，一时间不知如何表态。

章镇中看着杨泽贤说：“怎么，杨团
长还不理解我的意思吗？”

“旅长的意思是要我对女土司强行。”
“哪来那么多文绉绉的语言？依我看

这叫作‘阵前招亲’！”
“不行，到时候会闹出大事来。”杨泽贤说。
“怕什么？大不了同班辕和女土司打

一仗。总之，我们决不允许班辕的人同女
土司结亲。“

杨泽贤说：“万万使不得，这事情要传
出去，我将来还有什么脸面在社会上为
人？再说，这样做也许会适得其反，我知道
女土司的个性。”

“什么个性不个性？女人嘛，你要征服她。”
“旅长，不能这样，这不适合我和她。”
章镇中不容置疑地说：“就这样定了，

说干就干，明天我派人通知女土司到团部
开联防会议。我们在团部认真布置一下，
到时先礼而后兵，尽量争取她同意与你的
婚事，这当然是上策，如果她不从，你就硬
上，这也是出于无奈的下策。”

杨泽贤此时想到刘文辉在雅安官邸
对他的吩咐：“章镇中勇有余而谋不足，女
土司不是一般人，这事处理得不好，康北
就会乱起来。”

如果真要按照章镇中的意图去办，这
不是授人以口实吗？不单康北必乱无疑，
自己还会落下千古骂名，给军长和康北带
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他知道章镇中的脾气，只好委婉地
说：“旅长这话有道理，不过，恐怕要事先
跟省主席汇报一下。”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须事事
都要劳烦省主席，就这么定了，如果将
来省主席要追究什么责任，有我章镇中
替你顶着。”章镇中的话没有一点商量
的余地。

杨泽贤看着章镇中那不容置疑的样
子，心里寻思着要怎样才能既不伤害章
镇中又能确保他的想法不能实施。他知
道女土司的脾气，绝不能硬上，况且他
好歹也是中央军校的士官生，怎么能做
出如此愚蠢有失身份的举动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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